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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有助于发挥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促进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并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

提供参考。 阐述游憩功能的理论基础，分析游憩功能的定义与特征，探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并提出实现

路径。 主要结论有：（１）游憩功能是生态地理要素形成的对人类游憩活动的支撑或保障程度，具有属性依赖性、潜在性、可实现

性 ３ 个特征；（２）生态地理要素是形成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包括地形地貌、地表覆

被、独特景观、生态区系、气候条件等方面，这些条件共同影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游憩利用适宜性与游憩利用承载力；（３）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实现路径包括合理形式、生态设施、影响控制、特许经营与协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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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是典型的复合功能空间［１］。 国家公园概念最早于 １８３２ 年由 Ｇｅｏｇｅ Ｃａｔｌｉｎ 提出，他认为“它们可

以被保护起来，只要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大公园，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

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强调国家公园的生态功能［２］。 １８７２ 年，美国国会通过《黄石公园法案》，
将国家公园定义为“为人们受益和欣赏的大众公园或游憩地”，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 随

后，国家公园实践与理论研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瑞典、南非、日本展开，并逐渐扩散到全球范

围［３⁃４］。 历经 １４０ 多年的发展，全球已建立国家公园 ５２００ 多个［５］，其地域功能进一步拓展为科研功能、教育功

能、社会功能等。
从各国经验来看，游憩功能是国家公园重要功能之一。 例如，美国国家公园以“保护生态和提供游憩机

会”为主要目标，新西兰国家公园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禁止进行过度开发，同时要实现对公众开放的目

的［６］。 加拿大国家公园遴选机制得到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推崇，其主要指标包括

教育与游憩利用机会等［７］。 日本在其《自然公园法》中规定了入选为国家公园必须是发展和人类活动被严格

限制以保存最典型的、最优美的地区，且政府能提供必要信息和设施让游客享受和亲近自然［８］。 游憩功能的

发挥，与国家公园的各类自然要素密切相关。 不同游憩活动对自然要素的要求不同，例如露营通常需要平坦

的地形、温和的气候［９］，滑雪则需要有一定坡度的地形与寒冷的气候［１０］。 而且某一自然要素的变化，会引起

游憩功能的改变。 例如，Ｓｏｎｔｅｒ 等研究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间美国 Ｖｅｒｍｏｎｔ 州的游憩功能，发现森林覆盖率减少

导致游憩功能降低［１１］。 因此，开展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研究，有助于权衡游憩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

的关系［１２］，识别游憩潜力区化［１３］，确定游憩活动类型与方向，实现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目标。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始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位于青藏高原的有三江源、大熊猫、普达措和祁连山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推进，学界逐渐意识到，对于青藏高原这一特殊地貌单

元，有必要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建设的潜力区有机联结起来，统称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并纳入到青藏高原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布局中统筹建设，以推动青藏高原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升整

体保护管理效能，促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拟建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包含 ２１ 个国家公园单体（图 １），覆盖地域面积达 ３０×１０４ ｋｍ２以上［１］，除涵盖

了青藏高原最具保护价值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地质遗迹外，还是青藏高原景观资源的集中区，极具游憩

利用潜力。 青藏高原还是我国深度贫困集中分布的区域，挖掘并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游憩功能对于青

藏高原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与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分重要。 同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实现与自然基础非常密切。 因此，在探讨群游憩功能内涵的基础上，分析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形成的自然基础与实现路径，以更好地从游憩角度进行生态地理要素保护管理，
支撑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管理。

１　 游憩功能内涵

１．１　 游憩功能的理论基础

从生态学视角，游憩功能属于一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效用［１４］。 生态系统游憩功能中所指的“游憩”是指依托生态系统开展的户外游

憩活动，类似基于自然的旅游（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生态系统游憩功能包括提供美感体验、活动参与机会以

及环境条件；游憩功能的产生主要依托生态系统自身资源与环境条件［１３，１５⁃１７］。
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强调了生态地理要素对人类游憩的有利作用，而地理学地域功能理论则在此基础上，

更加注重多个地域之间的功能关系，更加强调地域对于某一种功能选择的适宜性与生态地理要素的约束性。
地域功能理论认为，一个地域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对其地域功能产生影响。 生态地理要素不仅对人类活动产生

支持作用，构成某一指向人类活动的适宜性；还会对人类活动产生制约作用，构成约束性。 地域功能的识别基

础包括资源、环境、灾害及人文条件。 由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认知以及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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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Ｇｒｏｕｐ

目标取向不同，一个地域的功能会发生演化［１８］，可能从单一的生态功能逐渐演化为生态功能、游憩功能等多

种功能重叠的复合功能空间［１］。 综合两者可以发现，游憩功能是生态地理要素形成的对人类游憩活动（审
美、户外运动等）的支持能力或保障程度。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孕育了特征鲜明的人文生态系统，为游憩功能的形成提

供了良好基础，其游憩功能包含生态地理要素对游憩利用的适宜程度，如调节旅游气候、提供亲水机会、维持

可观赏生物的生存与多样性、塑造适宜不同游憩活动的地形地貌条件、营造安全舒适的游憩环境、展现丰富的

生态知识等［９，１３，１９⁃２０］；也包含生态地理要素对游憩活动的制约，如土地资源、水资源对游憩活动的承载能力，在
生态环境不受危害的前提下可容纳污染物的能力。 可见，游憩利用适宜性与游憩利用承载力是青藏高原国家

公园群游憩功能的两个重要方面。
１．２　 游憩功能的定义

“游憩”源于英文“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的翻译，具有“户外休闲”、“更新重塑”的含义［２１］。 从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
游憩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如“工作”、“学习”）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追求非工作时间、非惯常环

境下的“放松”、“愉悦”的感觉，希望以此获得“精力和体力的恢复” ［２１⁃２２］。 这种感觉的获得，往往发生在欣赏

自然美景、身体参与性活动（如户外运动、亲水活动）等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 因此，游憩功能指的是客体

相对于主体游憩需求所发挥的作用或效能，即客体满足主体通过感官（眼、肢体等）与自然发生互动、并获取

放松和愉悦感的作用。
１．３　 游憩功能的特征

游憩功能具有 ３ 个特征：
（１）属性依赖性。 是由要素属性决定的，是一种内在于区域内部相对稳定独立的机制。 这种游憩功能的

形成有赖于生态地理要素自身［２３］，人类技术难以取代［２４］。
（２）潜在性。 游憩功能是一种潜在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是否被利用，都是客观存在的［２５］，因而尚未进行旅

游开发的地区也可能具有游憩功能。
（３）可实现性。 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９，１３］。 功能实现即功能以价值形式外显，转化为可测量的价值，

如货币（如旅游收入）、主观价值（如支付意愿）。 从游憩功能到游憩价值的实现过程需要额外的人类投入，包
括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的物质或非物质贡献或制约，如区域交通可达性、旅游接待能力、保护地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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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等［２６］。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在区域的旅游业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２７］，历经 ４０ 余年，其旅游业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２８］。 这片地域的游憩功能有部分已经实现，也有部分有待开发，还有部分功能定位需要调整。
在国家公园群建设背景下，该区域的游憩功能将发生新的变化。

２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

２．１　 生态地理要素是形成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

从地域游憩功能测算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地域视为一组对游憩产生影响的生态地理要素叠加而成的综合

体。 可供性理论（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生态地理要素的物理属性与生物特定行为存在对应关系，藉由这种

关系，生物能够对环境产生认知，判断环境提供的功能意义，进而产生一定的行为［２９］。 据此可知，生态地理要

素属性与游憩活动存在对应关系，人类能够判断环境提供的、与游憩相关的功能意义，继而开展游憩活动。 一

方面，生态地理要素构成游憩活动开展的支持条件，形成游憩利用适宜性；另一方面，生态地理要素构成游憩

利用承载力，是游憩活动开展的约束条件。 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游憩功能是游憩利用承载力函数和游憩利

用适宜性函数所组成的嵌套函数（图 ２），基本形式为：
Ｆ ＝ ｆ（ｃａｐ ｘ，ｓｕｉ ｘ） （１）

ｃａｐ ｘ ＝ ｃａｐ（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ｘｎ） （２）
ｓｕｉ ｘ ＝ ｓｕｉ（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ｘｎ） （３）

ｘｎ ＝ ｆ（ｘｎ１，ｘｎ２，…，ｘｎｍ） （４）
式中，Ｆ 为游憩功能，ｃａｐ ｘ 为游憩利用承载力函数，ｓｕｉ ｘ 为游憩利用适宜性函数； ｘｎ 表示生态地理要素 ｎ的可

供性，即对于形成游憩利用适宜性或游憩利用承载力的贡献， ｘｎｍ 表示第 ｎ 个生态地理要素的第 ｍ 种属性的

可供性。 生态地理要素 ｘ 拥有多种属性，例如，水体具有面积、深度、水质等属性，森林具有树种密度、树种结

构等属性。 生态地理要素 ｎ 若干种属性，对游憩活动产生影响的属性有 ｍ 种。 从公式可以看出，游憩功能的

基本功能单元即特定生态地理要素某一特定属性的可供性，游憩功能测算的基本步骤为：公式（４）—（３）—
（２）—（１）。

图 ２　 区域游憩功能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ｕｉ：适宜性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ｐ：承载力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区域内的所有生态地理要素都会对游憩功能产生影响。 在测算不同类型的游憩利用

适宜性和游憩利用承载力时，需要考虑的生态地理要素会有所区别。 只有当某一区域的游憩利用方向明确

时，其承载力才更具可操作性和应用能力。 测算某类游憩利用适宜性或承载力时，需要考虑的生态地理要素

组合有 Ｃ ｉ
ｎ（０ ＜ ｉ £ｎ） 种情况。 因此，游憩利用适宜性与游憩利用承载力的测算需要建立在大量已有经验的基

础上。
根据游憩功能评价理论基础与已有实证研究，对人类游憩活动产生影响的生态地理要素主要有地形地

貌、地表覆被、生物资源、独特景观、气候条件等（图 ３） ［９，１３］，其具体属性指标主要包括：独特自然景观的呈现

度、邻近性、级别（如保护地级别、景区等级）、所有权［１３］；地表覆被类型，评价单元与特定地表覆被类型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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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３０］；海拔，坡度，地形起伏度［９］；植被覆盖率、树种密度、树种结构［３１］；气温、降水、相对湿度、风速、日
照［３２］；景观自然度、景观破碎度、景观多样性等［１３］。 尽管目前尚未形成具有普遍共识的测算框架［３３］，但上述

生态地理要素及其属性常用于相关研究中。

图 ３　 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这些生态地理要素属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域的游憩利用适宜性。 游憩利用适宜性不仅包括自然生态

地理要素对人类游憩活动支撑的适宜性指向，还应该满足人类游憩活动本身的空间组织规律。 因此，游憩者

的空间行为规律是测算生态地理要素属性产生可供性的基本依据。 人类不同的游憩活动的区位指向是不同

的，每个地块对不同的游憩活动的区位选择的适宜程度也有所不同。
同时，这些生态地理要素属性也决定了游憩活动的“上限”，即游憩利用承载力。 区域植被、土壤、水文、

生物多样性等均有一定的耐受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引发生态问题［３４⁃３５］。 例如，土壤和植被状态影响

到沙漠化，岩石与植被状态影响土壤石漠化，地形地貌与气候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盐渍化［３６⁃３７］。
生态地理要素属性的可供性与游憩功能并不是线性关联的［３８］，如地形起伏度在一定范围内与游憩功能

呈正相关，但超出该范围则可能与游憩功能呈负相关。 因此，根据指标值区间进行等级赋值成为相关研究的

重要方法。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专家咨询、公众参与式制图等方法对各生态系统要素指标值进行等级赋值。 其

中，专家咨询法充分利用了长期实践经验积累与理论升华形成的专家知识，应用广泛［３９］。
２．２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的生态地理要素与游憩功能

本文主要从地形地貌、地表覆被、独特景观、生态区系、气候条件 ５ 个方面讨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生

态地理要素在地域游憩功能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 １）。 这些要素对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内开展的游

憩活动适宜性与承载能力产生影响。
２．２．１　 地形地貌

海拔是影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形成的重要因素。 海拔越高，人体不适感越强（表 ２） ［４０］。 表 １
显示，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大部分国家公园单体会引起高原反应，个别公园甚至会引发较严重乃至极其

严重的高原反应，如色（林错）普（若岗日）国家公园。
除海拔外，地形起伏也对游憩功能有较大影响。 根据中国 １∶１００ 万地貌类型空间分布数据［４１］，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主要包括高山、中山等类型（表 １）。 适度的地形起伏有利于增加视觉美感［３０］；另一方面，随着地

形起伏度的变化，能提供的游憩机会有所差异。 一般来说，平原、丘陵提供的游憩机会数量较多；起伏较大的

山地提供的游憩机会数量相对较少。
２．２．２　 地表覆被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典型地表覆被包括森林、灌丛等（表 １）。 地表覆被反映了空间的主体景观形态，
是空间单元的景观基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空间单元的基本游憩功能。 根据地表覆被类型，可以对游憩活

动进行分类，如森林游憩、草原游憩、湿地游憩。 一方面，个体可能对某一种地表覆被类型有偏好。 这种偏好

的存在反映出对于偏好某种地表覆被类型的人群，某些区域具有更高的游憩功能。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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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海拔高度、氧分压与人体感觉对照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氧分压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ｍｍＨｇ

高原反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１２５—１１０ 微弱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１１０—１００ 明显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８５ 较严重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８５—７５ 严重　 　

＞６０００ ＜７５ 极其严重

表覆被能够“支持”的体验活动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数量和结构上。 例如，在青海藏高原地区，湖泊大

多视为“圣湖”，无法开展游船、捕捞等游憩活动，它们对于区域游憩功能的作用主要是提高视觉美感效果。
相比之下，草原能“提供”的游憩机会更多，活动范围更大。

地表覆被中，植被条件（植被覆盖、类型结构等）与游憩功能密切相关。 植被覆盖较高能获得较好的美感

体验，但高植被覆盖度可能会减少游憩机会供给。 如 Ｂｊｅｒｋｅ 等研究了公园植被密度与美感质量之间的关系，
发现植被覆盖率中等的林地具有较高的游憩吸引力［４２］。 植被类型结构也显著影响区域的游憩功能。 研究表

明，树龄结构对游憩功能有影响［３１］。 此外，多样化的植被类型能提高区域美景度［４３］。 青藏高原地区的植被

自山麓河谷至高山顶部，具有从山地亚热带至高山寒冻风化带的各种垂直分异的植被，是世界上高山植物区

系最丰富的区域。
２．２．３　 独特景观

相较于地表覆被和植被条件，独特景观具有更小的空间范围、更鲜明的地表特征。 通常，独特景观构成区

域吸引力的核心，在区域游憩功能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青藏高原以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曲色林错、阿
里札达土林、青海三江源以及珠穆朗玛峰、羌塘高原等为主体，结合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系列自然保护地，形成

了全球集中度最高、覆盖地域最广、品质上乘、特色鲜明的国家公园潜力区，独特景观类型包括冰川景观、江河

景观、高原草甸景观等（表 １）。 代表性景观包括雪峰冰川、高山峡谷、江河湖泊、沼泽湿地、森林草原、丹霞红

层、雅丹荒漠等，类型丰富，组合度佳。
２．２．４　 生态区系

生态区系是指各单体所在国家或世界生态保护格局中占据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系统的独特

性、典型性与吸引力。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涉及的生态区系包括：
（１）保护地。 截至 ２０１９ 年，青藏高原共建立了世界自然遗产 ７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８６ 处，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 ２２ 处，国家地质公园 ４０ 处，国家湿地公园 ８４ 处，国家森林公园 ８２ 处。 其中，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涉

及可可西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三江并流与天山 ４ 处世界自然遗产，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大峡谷、西天山、
色林错、可可西里等 ２０ 余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全球 ２００ 生态区（Ｇｌｏｂａｌ ２００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确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

性的生境类型与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旨在保护全球尺度上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陆地、
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４４］。 青藏高原涉及中亚山地和草原等 ７ 处。

（３）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保护国际基金会（ＣＩ，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在全球

确定了 ３６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４５］，具有极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青藏高原涉及中亚山地、喜马拉雅地区、
中国西南山地和印⁃缅地区等 ４ 处。

（４）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Ｋｅ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 由 ＩＵＣＮ、保护国际基金会 ＣＩ、ＷＷＦ 等机构共同确定，
是对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有显著作用的区域，拥有独特丰富物种、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是 ＩＵＣ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具［４６］。 青藏高原涉及羌塘高原等 ３５ 个。

（５）植物多样性中心（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由 ＷＷＦ 和 ＩＵＣＮ 确立，旨在保护全球植物多样及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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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４７］，青藏高原分布有中亚山脉、北缅甸等 ５ 处。
（６）鸟类保护区（Ｅｎｄｅｍｉｃ Ｂｉｒｄ Ａｒｅａ）。 由国际鸟类联盟（ＢＬＩ）划定，为了有效保护鸟类及其栖息地［４８］。

青藏高原分布有塔克拉玛干沙漠等 ８ 处。
（７）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行动战略（２０１１—２０３０）》中划定，是我国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点区域，集中分布着中国绝大多数的生物物种及其栖息地生境［４９］。 青藏高原涉及

羌塘⁃三江源区、岷山⁃横断山北段区、喜马拉雅东南部区、横断山南段、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库姆塔格区、
祁连山区、西双版纳区 ８ 处。
２．２．５　 气候条件

气候对地域游憩功能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游憩活动的开展需要依赖一定的天气条件，气候背景决定

了基本天气条件的时空分布，如温湿指数、风寒指数、紫外线辐射强度［５０］，也就决定了区域在什么时候、适合

开展什么类型的游憩［５１］；另一方面，气候背景深刻影响着其他类型的生态地理要素。 例如，植被生长状况、返
青期等受到气候影响。 返青期推迟，影响游客数量；花卉生长期改变，影响依托花卉资源的游憩活动［５２］。 青

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在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的天气条件以及其他生态地理要素都将

发生巨大变化［５３］，对游憩功能的形成过程与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更应该受到关注。
根据中国国家气象局的气候区划方案，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主要分布在高原气候区，有部分区域分布在

中温带、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表 １）。 高原气候的特征为：年均温低、日较差大；干湿分明，多夜雨；日照多，辐
射强烈［５４］。 这导致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宜游期短，集中在夏季，旅游季节性十分明显［５５］。
２．２．６　 组合条件

从游憩利用适宜性来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生态地理要素的组合优势体现为：（１）独特性。 青藏高原

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水塔，拥有世界上北半球纬度最高的热带雨林、季雨林

生态系统、典型中国⁃喜马拉雅区系特征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和西藏所特有的高寒干旱荒漠、高寒半干旱草原

和高寒半湿润高山草甸等类型，国家代表性突出；（２）完整性。 具有巨厚的地壳和复杂而独特的地质结构，拥
有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山地垂直自然带，保存了中国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３）原真性。 青藏高原地

区一直以来人口很少，且主要从事畜牧业，较少从事种植或其他开发建设活动，使其生态过程主要受自然因素

影响，人类活动干扰较小。
从游憩利用承载力来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生态地理要素的组合劣势体现为：（１）生态脆弱性。 由于

该区域地壳活动活跃，气候环境复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容易受到人类游憩活动的影响；（２）生态敏感性。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在区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放大器，在全球变化背景下，该区域的气温上升、草地退化、
冰川消融等幅度都有更明显的表现，对游憩功能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

３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实现路径

游憩功能的实现需要系列的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等安排。 依据自然基础和我国国家公园公园建设有关部

署，本文从合理形式、生态设施、影响控制、特许经营、协作共享 ５ 个方面探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

实现路径（图 ４）。
３．１　 合理形式

在国家公园群开展游憩活动，是发挥游憩功能的具体形式［５６］。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实现游憩功能拥有

较好自然基础，也面临生态脆弱、气候严酷、海拔较高等限制，适宜开展以观赏、研学为代表的生态旅游活动。
（１）生态观赏。 青藏高原拥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 在己列出的中国濒危及受威胁的 １００９ 种高等植物中，青藏高原有 １７０ 种以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

全国占比为 ３６．７％；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全国占比为 ４６％。 依托这些多样的环境与资源，可开展特定主题观

光的游憩活动，如地形地貌观光、湿地观光、生物观光与奇异天象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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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实现路径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Ｇｒｏｕｐ

（２）生态研学。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拥有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生态重要性高的生态系统，依托生态系统

的外显特征，通过图文、影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媒介，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旅游者展示生态系统的要素及

其之间的关系，使旅游者了解这些独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掌握生态知识与生态技能，提高生态意识与生

态伦理素养。
３．２　 生态设施

生态设施是游憩功能实现的平台，包括工程性基础设施与服务性设施［５７］。 它按照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

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以现代技术和生态技术为手段，最高效地使用资源和能源，最小化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５８］。
（１）生态设施需要科学规划设计。 国家公园设施选址与规划设计是一个融合土地利用变化、设施布局、

生态环境影响于一体的综合过程，要能够与生态环境相协调［５９］。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在地拥有多种生态

功能区，设施选址方案要符合各功能区的定位和保护利用的要求，从而实现国家公园统一保护、统一管理的目

标。 设施的规划设计应提倡减少体量、减少废弃物、减少能源，不能对自然环境和生物产生过多的干扰；设施

修建不能造成景观生态系统破碎化，维系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符合当地的自然与文化特色，并有利于

施工和后期维护。
（２）生态设施的建设运营需要低碳化。 在设施建设管理过程中，应提倡绿色建筑、绿色建造、绿色建材、

近自然修复，在满足建设功能的前提下，寻求最小体量及最小干扰的施工建设方法，以有机循环再利用的理念

建设一套有机循环系统，包括碳循环、水循环、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利用、绿地系统等。 倡导能源高效利用和清

洁能源开发；尽可能应用环境友好型或与环境共生的生态技术，研发适合国情区情园情的资源与材料替代技

术、排放减量技术、废弃物再利用和资源化技术。
（３）生态设施管理需要智慧化。 青藏高原地区高寒、高海拔，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传统的高度依赖

人工的管理方式无法适应其发展需求，需要运用传感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建促进游

憩功能实现的智慧系统，主要包括：①智能导览。 根据旅客数量、交通方式、旅行时间、预算、偏好等信息为游

憩者智能规划旅行路线，推荐与推送酒店、食宿、购物、门票等服务；借助卫星定位系统，实时监控游憩者位置

与游览轨迹。 ②虚拟公园。 提供视角可控的全景影像功能，游憩者可以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进行深度观赏；
借助外接虚拟现实设备，打造亲临实景的新型观景体验方式；提供交互式地图功能和定位服务，在游憩者无法

进入景区的情况下，可以虚拟游览感兴趣的景点及浏览与之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料。
（４）生态设施需要表达国家意识。 青藏高原在地理区位、生态系统等方面具有国家重要性，国家公园的

９６８　 ３ 期 　 　 　 钟林生　 等：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自然基础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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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需要有助于“国家意识”的提升，让国民了解国家所追求的精神、价值观［６０］。 生态设施是表达这一精神

的重要载体。 借鉴国际经验，可在公园入口、重要地段悬挂国旗；统一制作国家公园宣传册，使用统一标识；运
营的公共交通车辆上印国旗和国家公园标识。
３．３　 影响控制

青藏高原生态地理要素的组合条件决定了该地区具有高度的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实施游憩活动影响控

制是实现游憩功能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主要路径有：
（１）针对工程项目影响的环评制度。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影响评价的主要程序应该包括 ４ 个步

骤［６１］：①调查青藏高原的生态地理要素，包括对游憩功能形成有影响的要素以及构成环境背景的要素，分析

评价现状与存在问题；②确定规划措施与规划区生态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指标；③预测青

藏高原生态地理要素的变化轨迹和变化过程。 建立一定的评价准则，判断要素变化的方向和程度是否可以接

受；提出减缓负面影响的措施，对规划方案反馈修改意见；④制定监测方案，列出需要进行监测的生态地理要

素及其监测指标，进行跟踪监测与评价。
（２）针对游憩活动影响的容量控制。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容量控制需要考虑自然容量的限制，主要包

括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适宜性，生态、环境、灾害等要素的空间限制程度。 此外，还要考虑交通设施、宾馆

住宿、环境管理、应急处置等服务设施的现状可供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文化习俗等因素

对容量的约束。
３．４　 特许经营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强调国家公园的经营管理实行“特许经营管理” ［６２］。 特许经营是促进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资源转化为产品的具体机制，是游憩功能实现的重要机制，具体包括［６３］：
（１）特许经营的管理结构。 中央层面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制定、颁布特许经营的相关法律法

规，并管理和监督地方管理局、特许经营主体；地方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特许经营业务，依据合同考核特

许经营主体的发展计划，收取与管理相关特许经营费用等；特许经营主体是国家公园内商业设施的具体经营

者，需要交纳特定的费用以获取特许经营权，同时按照法律要求向地方管理局提交年度经营计划，以待评估与

审核。
（２）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与监督。 特许经营授权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经营主体，选择标准包括过往业

绩、经营宗旨、经营目的及诚信状况等。 管理部门与中标主体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授予其在国家公园内的特许

经营权。 合同执行过程中，管理部门对特许经营主体的年度计划进行监督与管理，确定下一步的合作计划，选
择中止或继续履行合约。 合同期满，根据特许经营主体在合约期内的综合表现及未来计划进行考评，确定是

否与其续签。
（３）特许经营的内容。 特许经营内容应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严禁消耗自然生态资源，具体类型包括公园

内的购物、餐饮、住宿、卫生等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及垂钓、野营、骑行等娱乐设施。 特许经营合同涉及经营的全

过程，如经营发展计划、服务内容与质量、商品与服务价格、经营点的空间范围、资源保护要求、食品卫生安全

及明令禁止行为等。
３．５　 协作共享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支撑区域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甚至主要支撑力量，不仅要带动国家公园有关社区

的发展，还要带动所在区域的发展：
（１）完善从“补人”到“补事”的机制。 要通过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和运行，形成农牧民持续稳定获得各

种收入的机制。 一方面，要不断拓展和优化农牧民的收入结构，加快收入非农化进程。 包括将国家公园绝大

多数经营和管理的岗位提供给当地农牧民，鼓励野保员和生态岗等兼职岗位向专职的管护员以及公家公园正

式职工转变，从而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鼓励农牧民提供各种旅游服务，通过经营获得经营性收入。 另一方

面，要不断完善价值和价格双提升的机制，包括建立旅游服务质量星级评价和推介机制，让优质服务提供者获

０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得更高的收入回报；建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地理标志和绿色标志认证机制，通过提高优质特色农牧业产品

的价格使得农牧民的农业收入不仅不因产量下降而下降，反而还有增长。
（２）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建立国家公园建设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机制。 在承载能力

相对较强的城镇地区集中建设旅游服务设施，提高整个区域承载旅游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加有效的带

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完善共建共享机制，要让农牧民在旅游设施集中布局的城镇获得相当数量的经营性资产

或者股权，同时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城镇的优质公共服务。

４　 结语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是青藏高原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首要功能是保护。 同

时，这片区域又是中国深度贫困区域，需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兼顾社会发展，适当利用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地

域功能，实现价值转化。 在这类地域功能中，游憩功能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

抓手之一。
游憩功能是生态地理要素形成的对人类游憩活动的支撑或保障程度，具有属性依赖性、潜在性、可实现性

３ 个特征。 生态系统服务理论解释了生态地理要素对人类游憩的功能意义，地域功能理论从空间关系视角阐

释了地域游憩功能的选择性；相关研究成果可用于管理生态地理要素、识别适宜开展的游憩活动、识别游憩利

用潜力区、识别游憩功能与其他功能可能会产生冲突的区域。 地域游憩功能形成的自然基础是当地的生态地

理要素。 生态地理要素的某方面属性与游憩活动存在对应关系，不仅构成游憩活动开展的支持条件，形成游

憩利用适宜性；还构成游憩利用承载力，形成游憩活动开展的约束条件。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为游憩功能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主要包括地形地

貌、地表覆被、独特景观、生态区系、气候条件等方面。 其中，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是该区域游憩功能形成的重

要限制因子，地表覆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基本游憩功能，独特景观与生态区系构成区域游憩吸引力

的核心。 这些条件共同影响着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利用适宜性与游憩利用承载力。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实现需要依靠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等安排，主要包括合理形式、生态设

施、影响控制、特许经营与协作共享。 合理形式是发挥游憩功能的具体形式，主要有生态观赏和生态研学等；
生态设施是游憩功能实现的平台，需要科学规划设计、建设运营需要低碳化、管理需要智慧化、需要表达国家

意识；实施影响控制是实现游憩功能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主要路径为针对工程项目影响的环评制度与针

对游憩活动影响的容量控制；特许经营是促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资源到产品转化的重要机制，包括特许经

营的管理结构、内容与监督；协作共享是国家公园公益性在区域的体现，主要包括完善从“补人”到“补事”和
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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